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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慧宗杲与朱熹之交往考∗

石　 　 明

　 　 内容摘要:关于大慧宗杲与朱熹是否见过面,学界渐趋认同有过相会

之事实。 然而考证相关文献,刘震孙所谓宗杲“径山传语朱元晦”一诗,
从写作时间、诗偈内容以及刘震孙文字习惯看,都不可能是宗杲寄给朱熹

的诗;“而今妙喜朱居士”一诗,据内阁文库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与岩

濑文库本《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可以确证朱居士名仲

实,据该诗题名《朱主簿请赞》亦能确定对象不是朱熹;所谓朱熹信中“向
蒙妙喜开示”一句,最早仅见于元代《历朝释氏资鉴》,应是作者据《云卧

纪谈》的重诠,从宗杲弟子道谦之行迹看,朱熹没有机会寄信给宗杲且得

到回复。 总之,目前学界用于确证二人曾有交往的文献均无法得出宗杲

与朱熹会面或通信的结论。
关键词:大慧宗杲　 朱熹　 道谦　 文献考证

大慧宗杲(1089—1163) 擅名一代,为禅林之冠。 尽管朱熹(1130—
1200)一生以辟佛为己任,然而,在那个士大夫纷纷陷溺佛禅的时代,朱
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杲所代表的看话禅影响,而对“昭昭灵灵底禅”①

产生浓厚兴趣。 宗杲逝世那年,朱熹三十余岁,从二人行迹看,非无交往

之可能。 职是之故,学界渐趋认同朱熹与宗杲曾有相会,惟对时间、地点

的判断存在分歧。 友枝龙太郎认为,在宗杲北归(1155)途中,或经泉州

与在同安的朱熹相会②;陈荣捷认为,朱熹任同安主簿时(1153—1157)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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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潮州,约绍兴二十六年(1156) 下半年可能与被流放于梅州的宗杲相

会①;束景南指出,绍兴二十五年春,朱熹往“梅阳见大慧宗杲”②;林振礼

则认为绍兴二十六年春,大慧由梅州贬所放还途中停留潮州之际与朱熹

相会③。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笔者认为,学界用于确证宗杲与朱熹之

交往的文献均值得怀疑,现略作考述如下。

一、对宗杲诗“径山传语朱元晦”的质疑

前贤认为朱熹与宗杲有过交往,最关键的证据是刘震孙(字长卿,号

朔斋)指出,宗杲曾有诗偈寄朱熹:“径山传语朱元晦,相忘已在形骸外。
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该诗见于国家图书馆藏宋宝祐元年

(1253)刻本《大慧普觉禅师年谱》 (索书号:03531) 的附录《刘震孙书

后》,以及日本内阁文库藏江户时期写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 (索书号:
311-0028)下册的同名附录,内容一致,本文所引皆出自内阁文库本。 二

书附录依次为:《张浚跋》 (仅内阁文库本)、《程公许跋》、《吕祖谦启》、
《刘震孙书后》、《杨栋书后》(仅内阁文库本)④。

《刘震孙书后》附于《吕祖谦启》后。 吕祖谦,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

华)人。 据释晓莹(字仲温,大慧宗杲法嗣) 《云卧纪谈》 (或作“云卧纪

谭”)记载:“隆兴改元仲夏,东莱吕伯恭登径山,谒大慧,为两月留。”⑤隆

兴元年(1163)八月十日,宗杲示寂于径山寺明月堂。 吕祖谦惊闻噩耗,
乃致信友人祭奠。 由于当时信息不畅,《吕祖谦启》一直未为世人得知。
宗杲法系三世孙介石智朋禅师得其真迹,于是刘震孙“为书其后”云:

成公(吕成公,指吕祖谦)学夫子者也,顾于大慧尊尚若此,夫岂

无所为而然哉? 方贼桧擅国,挟虏要君,灭弃纲常,戕毒忠义,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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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敢怒而不敢言。 大慧于此时乃能犯不测之祸,陈义切责,濒死靡

悔,风概凛凛,实紫岩(张浚)、横浦(张九成)一辈人。 此其有关于世

道甚大,宜公重惜其亡而不能已也。 岂惟成公,盖文公朱先生(朱

熹)初年亦尝访之径山,后有偈寄公云:“径山传语朱元晦,相忘已在

形骸外。 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呜呼! 是未易与俗人

道也。 承天老智朋得成公真迹,刻石置山中,为书其后。 淳祐十二年

立秋日,渤海刘震孙。①

刘震孙题文,既感慨宗杲风概凛凛、忠君爱国之心,又以宗杲与吕祖谦、朱
熹之交游说明其影响广泛。 然笔者以为其所载宗杲诗并不足信,主要有

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从时间上看,宗杲不太可能寄诗给朱熹。 按刘震孙说的“盖文

公朱先生初年亦尝访之径山”,似乎是朱熹早年与宗杲相熟,尝往杭州径

山寺拜访宗杲。 考宗杲行迹,其首次驻锡径山的时间为绍兴七年(1137)
至十一年,应丞相张浚之请,出世径山能仁禅院,“由是宗风大振,号临济

再兴”②。 时朱熹仅 8 至 12 岁,不可能访径山求见宗杲。 此后,因张九成

在朝中议论时政,忤逆权相秦桧而被弹劾落职。 宗杲作诗偈讽刺道:“神

臂弓一发,透过千重甲。 子〔仔〕细拈来看,当甚臭皮袜。”③此举引秦桧

不满,于是以“坐议朝廷”等罪名追毁宗杲衣牒,流放衡、梅,则朱熹亦不

可能在径山见到宗杲。 当宗杲再次驻锡径山时,已是绍兴二十八年,直至

隆兴元年去世。 时朱熹约 29 至 34 岁,他任满离开同安县④,对曾经出入

佛老的经历多有反思,亦不可能拜访宗杲。 由此可知,“文公朱先生初年

亦尝访之径山”不足信。
第二,该诗的内容不太符合。 如果“径山传语朱元晦”成立,则此诗

必作于绍兴十五年后,因当时刘子翚才为朱熹取字“元晦”。 同时,既然

宗杲以“径山”自称,则此诗亦必为其两次驻锡径山时所写。 第一次驻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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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昌编:《大惠普觉禅师语录》下册,叶九十三至九十四。 引文中括注的人名为笔

者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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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1987 年,第 801 页。

 

祖咏编:《大慧普觉禅师年谱》,《明版嘉兴大藏经》第 1 册,第 801 页。
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98 年,第 14—15 页。



径山时,朱熹无“元晦”之名。 第二次驻锡径山时,朱熹已问学李侗①,宗
杲似不可能传语。 再则,“相忘已在形骸外”明显与宗杲、朱熹的身份不

符。 “相忘形骸”,表达的是诗人与朋友两人不拘于形迹,放浪形骸。 即

便宗杲与朱熹交好,二人相差四十余岁,很难相信宗杲会如此感慨。 “莫

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说明两人私下不止一次来往,即便相隔

两地,也能时时精神交流。 若宗杲与朱熹果如诗中所示,则理应在朱熹年

谱、文集等材料中留下相应痕迹。 然今可见文献尚无此类记载,故此诗所

写情状,殊难遽信。
第三, 刘震孙很有可能是道听途说而来。 据刘震孙景定元年

(1260)云:
文公朱夫子初问道延平,箧中所携惟《孟子》一册,《大慧语录》

一部……方秦桧柄国,自公卿大夫无敢违忤。 大慧藐然一衲子,乃能

援复仇大义,抗言无讳。 至语桧云:“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今公挟

夷狄以令天子。”……盖尝窃窥其书,其要言精义,往往多与《孟子》
合。 所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大慧有焉。 文公之所取,固
在此而不在彼也。②

可以看出,刘震孙对于宗杲具有强烈的维护立场。 他非常欣赏宗杲痛骂

秦桧柄国之行为,认为实乃孟子所谓“大丈夫”。 而且,他对朱熹辟佛一

事多有维护,指出朱熹固然不太满意佛教的思想,然“独取其超绝于流俗

而有补于世教者,表而出之,冠于篇首,是亦朱夫子之遗意也”。 后又引

宗杲语秦桧云:“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今公挟夷狄以令天子。”事实上,
这句话同样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 另,刘氏说朱熹“箧中所携惟《孟子》
一册,《大慧语录》一部”,也与其他人所言不同。 淳祐十二年晋陵尤焴亦

曾题《大慧语录序》云:“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搜其箧,只《大惠语录》
一帙尔。 次年登科。”③仅言朱熹箧存《大慧语录》,而不说《孟子》。 可知

刘震孙明显是受到《孟子》地位提升的影响,从而刻意拉近儒学与佛学的

202

①

②

③

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增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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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出版部,1990 年,第 691 页。



距离。 故此,刘震孙言宗杲有诗偈寄朱熹亦不足信①。

二、对宗杲诗“而今妙喜朱居士”的质疑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以下简称“《语录》”)载《朱主簿请赞》曰:“庞
老曾升马祖堂,西江吸尽更无双。 而今妙喜朱居士,觌面分明不覆藏。”②

有学者指出,此“朱主簿”“朱居士”即是朱熹③。 然而,经详细考证,笔者

认为此朱居士与朱熹无关。
首先需要说明,《朱主簿请赞》这首诗是可信的。 《语录》版本错综复

杂,大体上可以分为入藏本和单刻本。 《大正新修大藏经》所载《语录》三

十卷,乃是以日本增上寺报恩藏明版嘉兴藏本为底本,以宫内省图书寮

(现在的宫内厅书陵部)藏开元寺版、德富猪一郎旧藏五山版为校本,其
最初形态即是蕴闻在乾道七年(1171)申请将宗杲《语录》启奏入藏的版

本。 考福州藏(开元寺版)、《永乐北藏》、《嘉兴藏》等传统藏经本,都有

《朱主簿请赞》 一诗,只是历代藏经均没有写明此朱居士是谁。 幸运的

是,藏外流通的单刻本揭示了朱居士的信息。 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前文

提到的日本内阁文库藏江户时期写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二是日本西

尾市立图书馆岩濑文库藏泰定二年(1325)《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

院语录》(索书号:124-100)。 这两个版本在转录《朱主簿请赞》时,下方

都有小字“仲实”④,直接揭示出朱居士名仲实。
先看内阁文库本。 内阁文库本的价值不仅在于稀见的数篇跋文,而

且在文字上与福州藏(开元寺版)、《永乐北藏》、《嘉兴藏》、《大正藏》等

传统藏经本有细微差异。 这些差异,当是宗杲弟子在编纂《语录》单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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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能仁禅院语录》,叶八十五。



时,为便于在民间流通而选择的不同编辑方针导致①。 雷汉卿、吴海纳认

为该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的祖本是宋代翰林黄文昌隆兴二年所刊二

册本,为某僧人在 1241 年后从中国携至日本②。 内阁文库本文献价值极

高,如指出宗杲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是“参学道谦”录,住“阿育王广利

禅寺语录”是“参学惠然”录,再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是“参学道先”录

等,这些都有助于详细考证《语录》的形成过程。 内阁文库本还修正了传

统藏经本的一些错误。 如《大正藏》 载《语录》 卷十二《廖知县请赞(李

绎)》,据内阁文库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李”应是“季”字之误,意谓

此诗是宗杲写给廖季绎的③。
再看岩濑文库本。 此二册本虽然无《程公许跋》《吕祖谦启》《刘震孙

书后》《杨栋书后》四篇跋文,但同属于黄文昌编。 下册卷末有刊语云:
“福州城内净业寺比丘尼静德,敬舍抄六定,刊造斯卷,入于东禅藏院,以
广流通,报资恩有者。 泰定乙丑岁正月元日谨志。”④意谓该本是元代福

州净业寺比丘尼静德出钱刊刻,后入于东禅寺流通,又传入日本。 从《语

录》的具体内容看,岩濑文库本与内阁文库本基本一致,因此属于同一系

统。 上文提到的内阁文库本与传统藏经本的细微差异,在岩濑文库本中

也有体现。 因资料限制,暂无法考证朱仲实的生平事迹,但这一证据已足

以推翻朱居士即朱熹的说法。
其次,从《朱主簿请赞》的题名看,此诗与朱熹身份也不符合。 “赞”

是“称颂诸佛菩萨和祖师功德的一种文体,多用韵文写成”⑤。 在宋代禅

林,僧人们将这种文体广泛运用于画像,形成了丰富的“画像赞”,其目的是

对菩萨、祖师进行评唱,并将自己的个人心迹、禅学感悟融入其中。 《朱主

簿请赞》属宗杲自赞中的请赞,乃赞的一种特殊形式,通常是信徒或居士自

画或聘请画工绘宗杲肖像,然后请宗杲题字于上,带回去供养,上面的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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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研究》2021 年总第 28 辑,第 31 页。

 

廖季绎,号等观居士,人称廖等观,知潭州善化县时与宗杲多有往来。

 

黄文昌编:《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叶九十二。

 

何劲松:《禅宗绘画史上的“言意之辩”》,《世界宗教文化》2019 年第 4 期,第 97 页。



是宗杲对自己心迹的融入,便称为“自赞”①。 《大慧普觉禅师年谱》“绍兴

十九年己巳”条记载“继明禅人学佛者也,画吾像而求自赞”,“绍兴二十年

庚午”条亦载“庄彦质未画师像,预以素缣求赞”②,皆为自赞实例。 这样一

种行为,很明显是希望使自己“礼其相而契无相之法身,瞻其形而获无形之

妙用,不假修证,始知本来是佛”③。 尽管朱熹早年对佛教充满好奇,喜欢

禅说,但却不是一位如此推崇宗杲,乃至信奉供养的居士。

三、对朱熹信“向蒙妙喜开示”的质疑

据元熙仲所编《历朝释氏资鉴》,朱熹曾致信开善道谦有云“向蒙妙

喜开示”,相关文字如下:
信〔徽〕国文公朱晦庵熹,问道于开善谦禅师。 致书云:“向蒙妙

喜开示:‘应是从前文字记持,心识计较,不得置丝亳〔毫〕许在胸中,
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云云。’愿受一语,警所不逮。”答曰:“某二十年

不能到无疑之地,只为迟疑,后忽知非,勇猛直前,便自一刀两段。 把

这一念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 州云无。 不要商量,不要穿凿,不
要去知见,不要强承当。”公服之无斁,有省云:“旧喜安心苦觅心,捐
书绝学费追寻。 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④

开善谦禅师,即开善道谦,号密庵,大慧宗杲法嗣。 朱熹在拜师李侗之前,
曾从学于道谦,此为学界公论,《历朝释氏资鉴》则进一步指出朱熹曾蒙

宗杲开示。 “以狗子话时时提撕”,指朱熹参赵州从谂“狗子佛性”公案以

求悟入;“愿受一语,警所不逮”表明其心有不契,于是致信道谦。
受这段文字影响,久须本文雄主张宗杲与朱熹有过交流⑤。 束景南

502

①

②

③

④

⑤

 

详参真观:《禅宗的开悟与传承:大慧宗杲禅师及其士大夫弟子的典范》,文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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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須本文雄:《宋代儒学の禪思想研究》,日進堂書店,1980 年,第 337 页。 按,
陈来曾反驳说:“久须本文雄氏认为朱子参大慧在其 6 至 12 岁,设想朱子在这个年

纪参禅,显然是不可能的。”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0 页)



认为,绍兴十七年道谦往衡阳随宗杲时,曾替朱熹携书信寄宗杲,后宗杲

即答复此书①。 顾宏义则录宗杲《答朱元晦》云:“应是从前记持文字,心
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②

事实是否如此呢? 笔者以为,“向蒙妙喜开示”几句,是指朱熹曾经

阅读过宗杲《语录》,并因宗杲常启发学人参究“狗子佛性”话头,而留心

于看话禅,非与宗杲有过实际交往③。
《历朝释氏资鉴》并未说明其来源,从内容看,应是依据释晓莹《云卧

纪谈》所载:
谦后归建阳〔州〕,结茅于仙洲山……朱提刑元晦,以书牍问道。

时至山中,有答元晦,其略曰:“十二时中,有事时随事应变,无事时

便回头。 向这一念子上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 赵州云无。 将这

话头只管提撕,不要思量,不要穿凿,不要生知见,不要强承当。 如合

眼跳黄河,莫问跳得过跳不过,尽十二分气力打一跳。 若真个跳得这

一跳,便百了千当也;若跳未过,但管跳,莫论得失,莫顾危亡,勇猛向

前,更休拟议,若迟疑动念,便没交涉也。”④

将两者对比,《历朝释氏资鉴》除多一段“向蒙妙喜开示”云云,内容基本

无差。 束景南认为,朱熹与宗杲有一次书信往复,与道谦则有两次书信往

复。 前已述绍兴十七年朱熹托道谦致书问禅、宗杲有答;绍兴二十年,道
谦自衡阳归密庵,《云卧纪谈》所载“答元晦”即其答朱熹之第一书⑤;绍
兴二十二年,朱熹仍未契悟,又提及宗杲当年答书,故《居士分灯录》 《历

朝释氏资鉴》所录“向蒙妙喜开示” “答曰”文字,实为宗杲前书与道谦后

答之综合保存⑥。 因道谦仍只以宗杲当年老话教朱熹,故信的内容基本

一致⑦。 而他之所以认定道谦于绍兴十七年春远赴衡阳,是因为《云卧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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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2419 页。

 

方新蓉认为,“向蒙妙喜开示”是朱熹听道谦转述宗杲的话(方新蓉:《大慧宗杲与

两宋诗禅世界》,中华书局,2013 年,第 301 页);杨曾文从史实推测,认为“向蒙妙

喜开示”不代表朱熹曾当面得到宗杲开示(杨曾文:《宋代佛教与儒者士大夫》,复
旦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462 页)。

 

释晓莹撰,夏广兴整理:《云卧纪谈》,《全宋笔记》第 5 编第 2 册,第 52 页。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第 138—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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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云:“(道谦)《衡阳道中示同行》曰:‘月照天心古馆明,衡阳春色为谁

青? 不知雪拥鳌山后,庆快平生有几人?’大慧先住径山,《语要》乃谦有

衡阳编次。”①且《直斋书录解题》云:“《大慧语录》四卷,僧宗杲语。 其徒

道谦所录,张魏公序之。”②故束氏推断道谦绍兴十七年春因讥谤谗言离

开拱辰山开善寺后,“未归密庵,而径往衡阳依宗杲”③。 不过,观道谦

《衡阳道中示同行》 “衡阳春色为谁青” “庆快平生有几人”,似不太可能

是自己因谤离乡时能有之心态。 其实,宗杲仍住径山时,道谦亦曾奉宗杲

命赴衡阳,“往零陵问讯张魏公”④,中途受竹原宗元启发,彻悟真理。 张

浚见道谦开悟后,以笔诰寄宗元,时间为“绍兴戊午四月二十三日”⑤,则
道谦开悟乃绍兴八年春天,更符合“衡阳春色为谁青”的描写。 内阁文库

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与岩濑文库本《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

录》载张浚《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序》 云:“公(宗杲) 与士大夫交游厚善。
倘见乎此,而深达穷通死生之分,可以为吾道之助。 绍兴乙丑四月八日紫

岩居士张浚序。”⑥可知道谦编宗杲《语录》请张浚作序,当在绍兴十五年

乙丑,而非绍兴十七年。
综上可知,所谓“向蒙妙喜开示”绝不可能是绍兴十七年道谦远赴衡

阳追随宗杲时朱熹托道谦带给宗杲的回信,这句的意思当指朱熹曾经阅

读过《语录》。 张浚《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序》题于绍兴十五年,一年后道谦

居拱辰山开善寺,与朱熹相见,《语录》亦当在此间为朱熹所得。
之所以《历朝释氏资鉴》以“向蒙妙喜开示”含糊其辞,大概是因为如

此能尽量弥合儒释之争。 考“向蒙妙喜开示”一句,除《历朝释氏资鉴》,
又见于明心泰《佛法金汤编》、明空谷景隆《尚直编》 《空谷集》、明宗本

《归元直指集》、明夏树芳《名公法喜志》、明吴之鲸《武林梵志》、明朱时

恩《佛祖纲目》《居士分灯录》、清释如纯《天学初辟》等,如白寿彝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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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徒多喜夸张,更喜攀儒入佛。 以上各书中的材料,对于朱熹学佛的记

载,恐怕不能没有伪造的地方,却是须加以审慎地甄别的。”①后来僧徒多

援引“向蒙妙喜开示”一句以证明朱熹与宗杲的渊源,不过是附会罢了。

结语

通过上文对相关文献的详细考证,无法得出宗杲与朱熹相见之结论。
“径山传语朱元晦”一诗,从宗杲与朱熹之行迹、诗文具体内容以及刘震

孙道听途说的习惯来看,应该认定是当时的传说。 “而今妙喜朱居士”一

诗,据内阁文库本《大惠普觉禅师语录》与岩濑文库本《大慧普觉禅师住

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可以证明朱居士名仲实,非朱熹。 无论从时间还是

道谦之行迹看,朱熹都没有机会寄信给宗杲且得到回复,“向蒙妙喜开

示”一句,是后人对文献误读后的造作。
如果对上述文献进行分类,《语录》中关于朱居士的记载,可以说是

“残缺性文本”,因为记录方式的问题,存在较大的解释性空间。 刘震孙

的文字,可以说是“衍生性文本”。 尽管刘震孙与宗杲、朱熹时代相隔不

远,但毕竟并不生活在同一个场域,他是站在自己的时空中,通过独特视

角来“如实”记录自己所听到的传言,形成了自己所理解的“真实”。 《历

朝释氏资鉴》则是“创造性文本”,刻意使用新奇的表达来重新叙说历史。
部分当代学者的失察,则是对“残缺性文本” “衍生性文本” “创造性文

本”的辨析不够,又带着特定的预期来理解历史与文献,并希望从中找到

符合自己预期的内容,因而很难注意文本间的区别。 今天,得利于文献检

索和查找的方便,更应格外注意仔细考察文本的类型、追踪作者的意图、
还原历史的语境,以避免发生主观判断,预设立场从而结论先行。

【作者简介】石明,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儒佛关系、孟子思

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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